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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之交司马氏正统南移的过程

权家玉

（中山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为了考证西晋末年政权剧变造成皇权传递的短暂混乱，揭示这一时期皇权正统南移的

过程，运用实证方法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认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政权崩溃，继以异

族入侵、五胡乱华，中原局势土崩瓦解；洛阳重臣纷纷于各地拥立司马氏近枝宗室建立临时政

府———行台，均以正统自居；琅琊王虽于此前经营江南半壁已具称帝之势，但种种原因使他在正统

性上存在棘手问题，致使其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晋元帝建鼎江南才真正完成帝业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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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朝代的更替一直是以

禅代形式来实现的，尽管这种更替在某种程度上都

是以武力为基础，但是说明了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

皇权正统性的传递一直沿着未间断过的路线发展，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新朝代立国的权威性和正当

性。西晋末年却出现困难，经历“八王之乱”的西晋

政权已是满目疮痍，随后又遭受异族蹂躏，中原已是

混乱不堪。偏安江左的晋元帝虽然在混乱中得以自

保，由于与中原的相对脱离，在继承中原皇统问题上

出现了困难。东晋政权的建立，是中原大族与江东

大族的联合，这一点前人已有论述，“此两方协定既

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辱，而赤县神州

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

矣”［１］。而在西晋末年的混乱之中，晋元帝是如何实

现司马氏皇权正统从中原向江南迁移的过程呢？在

中原相继建立的临时政府中，拥立的司马氏宗王，有

明确记载的２个太子世系（图１）。琅琊王睿之世系

为：宣帝—琅琊王
"

—琅琊王觐—琅琊王睿。由此

可见，琅琊王睿在司马氏宗室中颇为疏远，因此在中

原武帝各近枝纷纷自立时他并没有染指皇权的机会。

图１　司马氏宗王的２个太子世系

一、３个太子行台的建立

　　琅琊王司马睿在司马氏宗室中血缘相对较为疏

远：琅琊武王
"

为宣帝司马懿之子，元帝为
"

之孙，

琅琊恭王觐之子，在西晋诸王中不具备称帝的优势。

“眘琊王司马睿之所以能在南方立定基业，并非他

有过人之才华，在众王之中，他并没有显得特殊……

亦并非他分封时拥有甚大的兵权，在诸司马氏中，他

不如八王中任何一王的实力”［２］。他出镇扬州乃出

于王导之策，《晋书·元帝纪》载：“东海王越之收兵

下邳也，假帝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

事，镇下邳。俄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越西

迎大驾，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

……”［３］。尽管这是其走向称帝道路的决定性一步，

但就其政治地位而言仍然只是东海王越势力的分

支：“江左的王、马在对待北方各胡族的态度上……



以司马越之友、司马颖之敌为友，以司马越之敌、司

马颖之友为敌”［４］。在西晋政治中地位不算显赫、血

缘较为疏远的琅琊王睿，也就注定了其称帝道路的

不易，尽管此前他已经获得江东大族的支持，称帝之

政治基础已经建立，但这一过程他仍然不得不精心

筹划。

经历“八王之乱”的西晋政权分为以下几股势

力：安居江东的琅琊王睿、盘踞山东的苟、地处幽

冀王浚、占据洛阳的东海王越、远居关中的南阳王模

和惨淡经营晋阳的刘琨等，他们相互之间都处于彼

此脱离的状态。洛阳的怀帝政权被刘聪等消灭之

后，便造成了皇统继承上的混乱。随后，中原地区前

后建立了苟、荀藩、王浚等３个太子行台暂时行使

中央权力的状况。

永嘉五年（３１１）洛阳失陷之后，西晋的皇统到

此呈现暂时无主的状态，随之而来就是洛阳政权的

剩余官僚死里逃生后，在中原各地怀着不同的政治

目的建立了行台，作为行使权力的临时政府。考虑

到正统性和号召力，每一个行台都必需具备２个条

件：必须有洛阳政府的高级官员，同时必须拥有血缘

较近的司马氏宗室。

最先建立的是居于洛阳东面的苟行台，这一

临时政府寿命较短，其建立以尚书令和郁和豫章王

端为基础。《晋书·苟传》载：“豫章王端及和郁

等东奔，率群官尊端为皇太子，置行台。端承制

以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自仓垣徙

屯蒙城，（王）硈屯阳夏”［３］。和郁于洛阳时官居尚

书令，而苟所居之职亦极高，《晋书·苟传》载：

“会越薨，盾败，诏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

荆扬六州诸军事，增邑两万户，加黄钺，先官如

故”［３］。根据其本传，先前其所居之职为：征东大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

领青州刺史、东平郡公。这在西晋政府的武将中，其

职位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所拥立之豫章

王，亦是诸临时政府中最具正当性之宗王。《资治

通鉴》卷８７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豫章王端，太子

诠之弟也，东奔仓垣，苟率群官奉以为皇太子，置

行台”［５］。豫章王端乃晋怀帝太子诠之弟，在中原３

个太子行台中，数其与洛阳政府的血缘最近，在怀帝

与太子同时被俘的情况下，他的正当性是无人能够

质疑的。

行台于仓垣建立后，匆匆之间只对苟授予了

职位，随后即迅速迁往蒙城，据考察此蒙城应为蒙

县，其位置约在今河南商丘东北，阳夏则在今河南太

康。在蒙城西南，苟将大将王
#

安置于此，明显已

做好了防御的措施。这时的苟是华东一带仅存的

一股较强势力，以豫章王端之贵，以苟之强，本可

以在此稳定发展。但似乎最初就遇到了经济问题，

《晋书·怀帝纪》载：“百姓饥俭，米斛万余价”［３］。

有“屠伯”之称的苟不擅绥抚，阎亨之事更使其内

部关系趋于紧张，《晋书·苟传》载：“出于孤

微，位至上将，志颇盈满，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终

日累夜不出户庭，行政苛虐，纵情肆欲，辽西阎亨以

书固谏，怒，杀之”［３］。再加上其他不利条件，遂使

这股势力的内部趋于崩溃，使得石勒的进攻遂如摧

枯拉朽。“由是众心稍离，莫为致用，加以疾疫饥

馑，其将温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阳夏，灭王
#

，驰

袭蒙城，执，署为司马，月余乃杀之”［３］。而这个行

台随着苟的被俘而烟消云散。《晋书·怀帝纪》

载：“（永嘉五年）九月癸亥，石勒袭阳夏，至于蒙县，

大将军苟、豫章王端并没于贼”［３］。据《晋书·怀

帝纪》，洛阳陷落在六月，苟行台也建立于六月，

至九月被灭，持续３个月左右。

其次是荀藩等人在密县建立的行台，这一行台

直接导致关中愍帝政权的建立，然而其发展轨迹极

为曲折。洛阳沦陷后，荀藩、荀组兄弟出奔密县，并

在此建立行台，其时间据《晋书·怀帝纪》记载也应

在六月。对于荀藩兄弟建立行台的过程，各处记载

相对较为散乱，兹在此撮而叙之。《资治通鉴》卷８７

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荀）藩与弟组、族子中护军

崧，（华）荟与弟中领军恒建行台于密，传檄四方，推

琅琊王睿为盟主”［５］。荀藩兄弟出逃的路线恰有迹

可循，《晋书·怀帝纪》云：“庚寅，司空荀藩、光禄大

夫荀组奔頧辕，太子左率温畿夜开广莫门奔小平

津”［３］，则荀藩兄弟最初出奔頧辕。《资治通鉴》卷

８７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司徒傅祗建行台于河阴，

司空荀藩在阳城……”［５］。据 《中国历史地图

集》［６］，頧辕在洛阳东南，缑氏县以南，再向东南即为

阳城，密县恰在阳城东面，约荀藩兄弟行至阳城而傅

祗建台，其后继续向东至密县。

荀藩兄弟到达密县后即建立了行台，出乎意料

的是这个行台在最初建立的时候所需条件并不具

备。荀藩为洛阳政府的司空，位居三公之一，荀组亦

居司隶校尉、特进、光禄大夫，其他诸如荀崧、华荟、

华恒等人位望不高。但这一机构缺少建台的最重要

条件———司马氏宗室，故只得传檄天下以琅琊王为

盟主。行台居于密县，而所奉之主远居建邺，密县行

台遇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推举者与被推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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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属于同一股势力，且二者相互独立。

正是这个行台让琅琊王在中原混乱的局势中有

了一席之地，授予他一个颇具号召力的身份———盟

主地位，但并未尊其为太子，至少在荀藩危急时奉琅

琊王为准帝王号令全国是不合适的，其原因自然仍

是出于血缘的考虑。尽管当时在混乱的中原局势

中，避难江东是一个潮流，《资治通鉴》卷８７晋怀帝

永嘉五年条载：“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

民避难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琊王睿，收

其贤俊，与之共事”［５］。在中原士人大规模南下时，

司马睿借此不断壮大自己，但在建立行台和继承皇

统上琅琊王在位望和血缘上不具备条件，一直处于

默默无闻的状态，所以密县行台虽未尊其为太子，仍

使他在位望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这一行台并未停滞于此，秦王业的到来使

它有了新的动向。《资治通鉴》卷８７晋怀帝永嘉五

年条载：“抚军将军秦王业，吴孝王之子，荀藩之甥

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许昌。前豫州刺

史天水阎鼎，聚西州流民数千人于密，欲还乡里。荀

藩以鼎有才而拥众，用鼎为豫州刺史，以中书令李

?、司徒左长史彭城刘畴，镇军长史周靑、司马李述

等为之参佐”［５］。秦王业到达密县恰恰补充了密县

行台所急缺的条件。作为吴王晏之子，晋武帝之孙

在血缘上亦不为远，与荀藩等人的位望遂形成天然

的结合，更重要的是他是荀藩的外甥，更使这一行台

浑然天成。密县行台的主体即是荀氏一门，行台于

是抛弃了琅琊王睿而改奉秦王业，即后来的愍帝。

据《资治通鉴》卷８７晋怀帝永嘉五年条，此事也在

永嘉五年六月，那么琅琊王的盟主地位持续时间之

短可想而知。

由于缺乏可以依靠的武力，行台在接到秦王后

迅速南下至许昌，在此地吸收地方武装，其中实力最

强大的要数天水人阎鼎。《晋书·阎鼎传》载：“初

为太傅东海王越参军，转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许

昌。遭母丧，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

里……以密近贼，南趣许颍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

坞主，中书令李
$

、太傅参军驺捷刘蔚、镇军长史周

靑、司马李述皆来赴畴。佥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

兵，劝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蔚等为参佐”［３］。

相对于阎鼎的武装，刘畴的势力相当薄弱，这就直接

导致这个行台被阎鼎控制、裹挟迁往关中的事件。

《晋书·愍帝纪》载：“豫州刺史阎鼎与前抚军长史

王毗、司徒长史刘畴、中书郎李昕及藩、组等同谋奉

帝归于长安，而畴等中涂复叛，鼎追杀之，藩、组仅而

获免。鼎遂挟帝乘牛车，自宛趣武关，频遇山贼，士

卒亡散，次于蓝田”［３］。对于此事记载，《晋书·阎

鼎传》又有不同：“畴等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藩

及畴、捷等并逃散。鼎追藩不及，
$

等见杀，唯靑、述

走得免”［３］。《资治通鉴》卷８７晋怀帝永嘉五年条

的记载与此同，这一行台在吸收阎鼎后，遂完全被关

中势力控制，最初成员在迁往关中途中被杀或逃走，

全部退出。《晋书·荀组传》载：“愍帝称皇太子，组

即太子之舅，又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事，与藩并

保荥阳之开封。建兴初，诏藩行留台事。俄而藩薨，

帝更以组为司空，领尚书左仆射，又兼司隶，复行留

台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３］。

据《晋书·愍帝纪》，秦王称皇太子在永嘉六年

九月辛巳，此前他已经到达长安。《稽古录》卷 １３

载：“（永嘉六年）春，司空荀藩奉武帝孙秦王子业入

长安，立为太子”［７］。这里明显存在一个错误：荀藩

并未跟随行台进入长安。愍帝称皇太子已是到达关

中之后的事了，而荀藩兄弟退出行台后遂滞留于开

封。由密县行台树立的旗帜———秦王业被阎鼎夺走

而插在长安，最初的行台演变为留台，成为长安政权

辖下的没有丝毫权力与实力的空机构。

最后就是盘踞幽州的王浚建立的皇太子行台。

据《资治通鉴》卷８７晋怀帝永嘉五年条载：“秋，七

月，王浚设坛告类，立皇太子”。《考异》曰：《晋书》

初无其名，刘琨《与丞相版》曰：“浚设坛场，有所建

立，称皇太子”，不知为谁。浚布告天下，称受中诏

承制封拜，备置百官，列署征、镇，以荀藩为太尉，琅

琊王睿为大将军。浚自领尚书令，以裴宪及枣嵩为

尚书，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５］。据考

察，唯独王浚行台所立之皇太子姓名全无，宋时司马

光就已无法考证这一问题，《晋书》对此记载亦极为

模糊，“时刘琨大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

浚。浚以强盛，乃设坛告类，建立皇太子，备置众

官”［３］。这时在东北的宗王势力较少，“八王之乱”

后处于最北面的即是居于邺城的新蔡王腾，却并没

有分支进入东北的记载。王浚久欲自立，《晋书·

王浚传》载：“浚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

谶，谋将僭号”［３］。他很有可能最初并没有获得司马

氏宗室，而只是空立名号，为自己的僭立作铺垫，故

其影响极微，很容易被忽略。这一行台在最初建立

时将中原残存系统全部纳入，委以官号，所以其以正

统自居的意图极其明确。幽州行台建立后直到建兴

二年（３１４）三月为石勒攻破，一直未有进展，既不能

号召晋阳之刘琨，在石勒灭苟后，完全孤悬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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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控制之范围亦仅限于幽州界内了。

在这３个行台之前，尚有傅祗于河阴建立的行

台，未立皇太子，其影响力一直较小。《晋书·傅祗

传》载：“大将军苟表请迁都，使祗出诣河阴，修理

舟楫，为水行之备。及洛阳陷没，遂共建行台，推祗

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３］。

对于其建立整个过程，《晋书·怀帝纪》云：“大将军

苟表迁都仓垣，帝将从之，诸大臣畏（潘）滔，不敢

奉诏……”［３］。《资治通鉴》有更详细记载：“苟表

迁都仓垣，使从事中郎刘会将船数十艘、宿卫五百

人、谷千斛迎帝……（怀帝）乃使傅祗出诣河阴，治

舟楫，朝士数十人导从”［５］。正是这一次，怀帝很明

显欲迁都并依靠苟。这个行台最初是傅祗和苟

共同建立的，推举的盟主为傅祗。此行台居于河阴，

在洛阳西北，黄河岸边，约在今孟津以北。苟势力

远在青兖徐一带，很难依靠。所以这一行台最初就

陷入窘境。傅祗官居司徒，但因无宗王在手，乃不得

不自立为盟主，这直接影响其号召力，苟在六月建

立了行台，傅祗行台遂不具备任何权威。《资治通

鉴》卷８７晋怀帝永嘉六年条载：“（永嘉六年五月）

聪使河内王粲攻傅祗于三渚，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

怀；会祗病薨，城陷，粲迁祗子孙并其士民二万余户

于平阳”［５］。此行台终于在黯淡中结束了。

洛阳于永嘉五年五月沦陷，中原先后出现３个

太子行台，时间相互交错，基本处于并置的状况，各

以正统自居，又多被其他势力掺入甚至控制，西晋司

马氏之皇统到这时遂一片混乱。《晋书·郗鉴传》

载：“时荀藩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

一郡，以力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３］。而在皇权

正统的争夺中，保江南一隅的琅琊王睿未能获得一

席之地，正统的观念丝毫没有向江南发展的趋势。

随后苟、王浚等相继灭亡，各临时政府相继陨落，

皇位遂为辗转进入关中的秦王业所继承。局势并未

停留于此，到了长安失陷、愍帝被俘时，于是局面出

现了彻底的改观，琅琊王迎来了自立的曙光。

二、关中失陷与元帝称帝

形势的最终形成

　　中原同时建立了３个太子行台，以琅琊王睿为

主的扬州军府却不具备条件，首先它没有洛阳政府

的高官支持，据《晋书·元帝纪》，他最终从洛阳政

府获得的名号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然

而这只是武职，并且建邺的军府与洛阳的分离较早，

“（永嘉元年七月）己未，以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都

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５］。晋元帝经营江

南从这时（３０７）拉开序幕，与洛阳政府一直处于半

脱离状态，所以其军府中无人任职于洛阳。

荀藩等在密县建立行台时出现转机，琅琊王一

跃成为盟主，《建康实录·晋上》载：“永嘉五年夏六

月，刘曜寇洛阳，京师沦陷，怀帝蒙尘于平阳，司空荀

藩移书天下，推琅琊王为盟主”［８］。尽管很快被取

消，但他仍利用这一机会将江南的异己势力扫清。

此前他在东海王越的支持下剿除了扬州都督周馥，

《晋书·元帝纪》载：“（琅琊王）受越命，讨征东将军

周馥，走之”［３］。此时他利用此机消灭了江州刺史华

轶和豫州刺史裴宪，《资治通鉴》卷８７晋怀帝永嘉

五年条载：“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长

吏，轶与豫州刺史裴宪皆不从命。睿遣扬州刺史王

敦、历阳内史甘卓与扬烈将军庐江周访合兵击轶，轶

兵败，奔安成，访追斩之，及其五子。裴宪奔幽

州”［５］。江南地区遂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但面对

正统性他仍然一筹莫展，遂不得不接受长安政府授

予的左丞相官号。《资治通鉴》卷８８晋愍帝建兴元

年条载：“（建兴元年五月）壬辰，以琅琊王睿为左丞

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５］。最为突出的一

点是，他虽然在建康收罗人才，所授官号却尽为扬州

督府之僚佐或州佐，并无僭越迹象，而中原３个行台

所授官号均为中央重职，在称帝道路上琅琊王不敢

越雷池一步。

至建兴四年（３１６），局势出现转机，刘曜攻破长

安，俘虏了愍帝。此前中原的司马氏宗王已被逐个

消灭，苟所立行台于永嘉五年九月被攻破，南阳王

保也于长安城破当年病逝，《晋书·南阳王保传》

载：“愍帝之蒙尘也，保自称晋王。时上絡大饥，士

众窘困，张春奉保之南安。陈安自号秦州刺史，称藩

于刘曜……是岁，保病薨，时年二十七”［３］。司马氏

所剩之宗王皆居于江南，虽江南非琅琊王睿莫属，然

而皇权正统性的承接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早

已被长安政权抛弃的开封留台这时解决了其合法性

问题。《晋书·荀组传》载：“及西都不守，组乃遣使

移檄天下共劝进”［３］。留台这时是长安政权遗留的

唯一机构，“俄而藩薨，（愍）帝更以组为司空，领尚

书左仆射，又兼司隶，复行留台事……明年，进位太

尉，领豫州牧、假节”［３］。荀组官号太尉，位居三公之

首。作为长安政权的分支，虽然作为一个空机构，其

号召力有限，但这一推举仍为琅琊王登基提供了一

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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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留台与关中一直保持半脱离的状态，要保

证皇统承接的完整性，仅有荀组的支持是不够的，它

不能延续皇权传递的一脉相承。这就需要有居官于

长安的人能将长安的正统携至江南，平东将军宋哲

遂应运而生。《晋书·元帝纪》载：建武元年春二月

辛巳，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愍帝诏：“遭运箏否，皇纲

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绪，不能祈天永命，绍隆中

兴，至使凶胡敢帅犬羊，逼迫京辇。朕今幽塞穷城，

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卿指诣丞相，具宣朕意，使

摄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３］。此道诏

书对琅琊王的称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西晋的

皇统由长安向江南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在没有改朝换代的前提下，陷落政权的遗诏往往

是继任政权最为权威的旗帜。

这封遗诏值得怀疑，考《晋书·愍帝纪》中有关

宋哲的记载，约略可以看到此前他的一些活动：

“（建兴）三年，以侍中宋哲为平东将军，屯华阴。

（建兴四年）八月，刘曜逼京师，内外断绝，镇西将军

焦嵩、平东将军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国难……

镇军将军胡崧帅城西诸郡兵屯遮马桥，并不敢进。

（建兴）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阳。庚子，虹霓弥天，三

日并照。平东将军宋哲奔江左”［３］。

据考证，刘曜进攻长安时，宋哲由华阴西入关

中，所谓“内外断绝”，长安被围，诸路勤王之师皆作

壁上观，那么宋哲等人并未进入长安直到京师陷落，

诸人如鸟兽散，这样宋哲何以得到愍帝的传位诏书？

并且《资治通鉴》卷９０晋元帝建武元年条记载又有

不同：“（建武元年）春，正月，汉兵东略弘农，太守宋

哲奔江东。（胡三省注云：‘哲屯华阴，汉兵自长安

东略，故弃城来奔’”）［５］。据此，宋哲并未领兵赴长

安之难，那么此诏书遂成空穴来风。晋元帝尽管保

据江南，帝业已成，但在皇统继承上由于前文所述的

原因，尽管其离帝位咫尺却仍有鸿沟，正统性是他必

须跨越的一道障碍。

对于愍帝的诏书，似乎尚有其他反证材料，黄门

郎史淑等带往凉州的诏书，《资治通鉴》卷９０晋元

帝建武元年条载：“朕已诏琅琊王时摄大位；君其协

赞琅琊，共济多难”［５］。似乎在此诏书的对应下，前

一诏书确信无疑了。然而又有可疑，《晋书·张萛

传》载：“于是驰檄天下，推崇晋王为天子，遣牙门蔡

忠奉表江南，劝即尊位。是岁，元帝即位于建邺，改

年太兴，萛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所改也”［３］。

据考证，前凉张氏称建兴年号自建兴五年至建兴四

十九年十二月（３１７～３６１），并未接受东晋年号。张

氏在保据河西时，最初并无称帝之心且孤悬在外，即

使认同江东年号亦无法实现对其挟制，即在其权限

上并无损害，却迟迟不用江东年号，史料关于史淑之

诏书与张萛之推崇的记载，其可信度就值得商榷了。

宋哲的诏书在琅琊王称帝的过程中具有相当分

量，它完成了西晋皇权正统由关中向江南迁移的过

程。即使没有宋哲的出现，在这一历史趋势下也会

有一个替代者，诏书保证了皇统传承的完整性，其本

身的可信度还在其次。正统的皇权从此在江南遂一

代代通过禅代的形式传承，历数百年没有出现推翻

皇权另立朝代之事。

琅琊王睿于建兴五年称晋王，终于重新走上了

称帝的道路，并于次年正式称帝。尽管关中尚有南

阳王保，《晋书·张萛传》载：“时南阳王保谋称尊

号”，并且在次年也称晋王，“保闻愍帝崩，自称晋

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萛征西大将军，仪同三

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为陈安所叛，氐羌皆应

之”［３］。关中局势在长安失陷后已成戎狄疆场，南阳

王保这时并无稳定的依靠力量，自存已不可能，在帝

位竞争上自然不能与琅琊王相比，于同年病逝。

琅琊王睿于建武元年（３１７）称晋王，次年称帝。

但由于中原混乱中琅琊王因为没有获得传国玉玺而

使其皇位的正当性仍受怀疑。《南齐书·舆服志》

载：“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

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冉闵败，玺还

南”［９］。东晋虽然以中原正统自居，玉玺却很长一段

时间内没有拿到。《资治通鉴》卷９９晋穆帝永和八

年条载：初，谢尚使戴施据枋头，施闻蒋干求救，乃自

仓垣徙屯棘津，止干使者求传国玺。刘猗使缪嵩还

邺白干，干疑尚不能救，沉吟未决。六月施帅壮士百

余人入邺，助守三台，绐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

通，玺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当驰白天子。天

子闻玺在吾所，信卿至诚，必多发兵粮以相救饷”。

干以为然，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

怀玺送于枋头。（胡注云：江南之未得玺也，中原谓

之“白版天子”。传国玺至此归晋）［５］。由此可以看

出，戴施此次北行的目的在于传国玺，东晋自元帝建

鼎江南到此才真正将帝业正统完整地移往江南。

三、结　语

　　在西晋末年洛阳失陷、中原丧乱之时，西晋的皇

统在中原一分为三，其中比较具备权威的有２个：苟

的蒙县行台和荀藩的密县行台。随着局势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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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晋室皇统移往关中。这期间晋元帝由于在洛阳

政权中的地位较低，在血缘关系上又相对疏远，遂不

得问鼎。直到关中政权覆没，中原诸王被尽数消灭

才真正走上称帝的道路，实现司马氏皇统的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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